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鷽讨黎平之 ［7］(卷四九五 《蛮夷传 》，P14219)。由上可见，岛上军队在琼管安抚司、岛上巡检使及知军的调遣下，
对“黎乱”进行了有效的平定，但亦可见自海北调遣军队渡海南下协助平乱之需求。
此现象一方面说明岛内兵力仍显薄弱，另一方面，又与宋朝剿抚结合、以抚为主的“黎乱”处
理政策密不可分。宋初，统治者便明确此政策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诏曰：“朕常诫边臣无得侵扰外夷，
若自相杀伤，有本土之法，苟以国法绳之，则必致生事。羁縻之道，正在于此。”五年又曰：“朕累有
宣谕，蛮夷相杀伤，止令和断，不得擅发兵甲，致其不灵。”［10］（蕃夷五之四三 ，P7788上 ）哲宗元祐三年，朱崖军
东门峒叛乱，哲宗诏“（黎人）能改过自新者，厚抚恤之；若奸狡反覆，即密以厚赏募熟黎斩首以来，
或诱出傍近，豫报官军擒捕，具施行方略以闻”［10］（蕃夷五之四四，P7788下 ）。南宋名臣李曾伯在其《谢宣谕将
命往任荆阃奏》中言：“琼管黎人不靖，连岁未安，臣调遣兵将，应办钱粮不敢以杀伐为功，大概以
招谕为主，近者军获累捷，敌有悛心，仰赖威灵，将就帖息。”［19］(卷十八,P121)
宋代对“黎乱”的具体措施我们还可通过一个案例了解：
光尧皇帝绍兴三十年十二月四日， 广西运判邓酢上言：“琼州临高县黎人王文满劫
掠作过。酢前任知琼州日，因定南知寨刘荐借文满银、马、香钱等不还，致结连西峒黎首
王承闻等攻破定南寨，虏劫刘荐男等入峒。本州已将刘荐送狱根勘，追出银、马、香钱交
还文满。后复犯省地，虏杀居民，遂遣官部、土丁分头攻杀，文满奔走，窜伏深峒，烧荡巢
穴，斫获贼级，生擒黎贼王用宾等，立赏收捕文满，及将文满田尽给军前有功之人均分耕
种讫。乞将定南知寨刘荐重赐施行。”诏刘荐别降指挥施行外，广西经略、提刑、转运司多
出文榜，抚存归业人户，量行赈济。［10］（蕃夷五之四四，P7788下）
定南知寨刘荐侵夺黎人财物，导致黎人王文满的反抗。此次“黎乱”由官吏盘剥而起，而琼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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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先是采取安抚措施，将刘荐送狱，并归还王文满被侵夺的财物，以求得叛乱平定。而文满背信
复叛，州官遂采用强硬措施，派兵攻杀叛黎。在此次平乱过程中，土丁亦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叛乱平
定后，对有功之土丁进行赏赐。政府又出文榜，抚慰归业之人户，并对他们加以赈济。剿抚兼施的
“黎乱”平定方式，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岛内的基本稳定。
（二）海防应对实效
海贼即海盗，是出没于海洋上或沿海地带的盗贼。海南之为海岛，四面环海，时常有海贼出没，
据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文昌县东一百里青蓝都铜鼓岭之东有大贼澚，为海贼船湾泊处［4］(卷五《山川上》)。海
南岛上地形以山地、丘陵为主，牛、米等农产品皆需海外供应，陈尧叟至道年间为广南西路转运使，
“岁调雷、化、高、藤、容、白诸州兵使辇车粮，泛海给琼州”［4］（卷三三《名宦》）。且海南岛处于中国与东南亚、
南亚乃至阿拉伯地区海外贸易的中转线上，因此，海南岛的近海安全尤为重要。万历《琼州府志》所
载宋代威胁海南的海贼侵扰共有两次。第一次：“宋陈尧叟，广南西路转运使，海贼频年入寇，尧叟
悉捕亡命，□桓威恩，并捕海贼为谢。”［3］陈尧叟，至道间为广南西路转运使，则海贼频年入寇之事亦
当于至道年间。据《太平治迹统类》“太宗平交州”条记载：“至道二年（996）五月，寇如洪镇，巡检使
董全斌击走之，钦州如洪、咄步、如昔三镇皆濒海，交州潮阳镇民卜文勇等杀人，并④家属亡命至如
昔镇，镇将匿之，黎桓⑤令潮阳镇移牒来捕，固不遣，因兹海贼连岁剽窃。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陈
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使，且赐桓诏书，尧叟至，遣李建中赍诏劳问桓，尧叟又诘藏文勇之由，乃令尽
擒获，召潮阳镇吏付之，桓遂上章感恩，并捕海贼送尧叟。”［20］(卷三《太宗平交州》,P140)因钦州如昔镇将藏匿交
州逃亡罪犯，交趾追捕未果，遂纵容海盗连岁剽劫。因此，此次入寇海贼身份当为交趾人。海南岛地
近交趾，位于环北部湾贸易线上，不可避免受海贼侵扰。宋初，为防御辽国和西夏的进攻，无暇顾及
南方，故对交趾海贼侵扰并无有效兵力加以剿灭。只得派太常博士直史馆陈尧叟为广南西路转运
使，擒获卜文勇示好于黎桓，并遗太宗诏书于黎桓，令其擒剿海贼。此次剿灭海贼，实乃交趾前黎朝
为之。可见，交趾为宋初南部海防的重要威胁，而宋王朝并无有效兵力控制此局面。
《宋史·兵志》记载：“庆历中，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忠敢、澄海。虽曰厢军，皆予旗鼓，训练备战守
之役。”［4］（卷一八九《兵志·厢兵》，P4642）绍兴间，雷州置水寨军一屯三百，弹压本路沿海盗贼，而无琼州水军之
记载。至绍兴三十二年，广南西路转运判官邓酢言：“广西琼、雷、化、钦、廉等州，自来不曾置水军，
遇有海盗冲犯，如蹈无人之境。今欲招募水军四百于琼州白沙海岸置寨屯驻。”并置“海南水陆都
巡检一员，于白沙港岸置寨，统辖水军，弹压盗贼”。［10］(方域一八之二，P7610)可见，至绍兴三十二年，海南岛
已置水军，并设水陆都巡检统辖水军。
有史记载，海南岛第二次剿灭盗贼发生于咸淳三年（1267）。邢梦璜咸淳年间（1265—1274）举
文学，授崖州签判，升万安知军。其对此事件有详细记载：
朱垠绝岛，碧浸重溟，云峰万叠，百峒窟焉，涛岸千尺，群盗宅焉。西通交趾，南近占
城，而崖以百余户窘弱之民，五六十疲散之卒，置军于此，惟赖朝廷威德阃台号令，得以
建署官吏，弹压黎酋，扶持纪纲于不绝如线之顷，有属镇曰临川，距城百里之远，初置统
领本军所疆也，五六十年奸蘗为妖，互相壤寇，自相易置，倚强黎为党，援萃逋逃为渊薮，
本军力弱不敢兴问，去天既远，不暇上闻。咸淳三年，二凶盗陈明甫、陈公发窃临川，据此
之前此所未敢为者，彼肆意为之，建屋于鹿回头胜地，自驾双龙头大船，衣服、器用踰法
越制，大书榜文，自号三巴陈大王。此为何意？狼贪虎暴，睥睨军印，敢于剽灭陵铄朝廷之
州郡，系累军卒，追取州民钱粮，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。自是，崖之民无宁岁，鲸吞鰌
舞，出没海岸，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，连年商贾能几归舟，诸司舶务殆为虚器，远而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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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、恩、广，近而钦、廉、雷、化，海岸居民岁掠数百人，入外番交易，自是，沿海居民无以宁
息，恶贯山积，讼牒日滋。［4］(卷二一《平乱·海寇》)
僻处海南岛南端的崖州，较之其他三州军，去朝廷更远，为海南岛省地开发最迟、王权力量最
弱的区域，“熟黎峒落稀少，距城五七里许，外即生黎所居”。加之与岛上其他三州军无陆路联通，
须“再涉海而后至”，有“再涉鲸波”之险。［1］(卷下《志物·海南》，P218)宋初，崖州即设有澄海步军，且有营兵。［4］
(卷一八 《兵防上 》)以“疲散之卒”守“窘弱之民”，仅靠朝廷威德和琼管司约束得以维系。临川镇原为宁远
县，熙宁六年废为镇，直属朱崖军，为县一级政区。由于驻军薄弱、王权力量衰微，加之内有黎人相
倚，地方多有动荡。
咸淳三年，为崖州盗寇的总爆发，陈明甫、陈公发据临川镇称王。“追取州民钱粮，包占本军五
十余村税户”，是对海岛南部州县系统和王权的重大威胁，以致崖州民无宁岁，而“出没海岸，敢于
剽灭朝廷之舶货”则是对朝廷海外贸易及朝贡路线的极大破坏。崖州“西通交趾，南近占城”，西北
可通钦、廉、雷、化，东北可通漳、潮、恩、广，为海上交通线的重要中转站，陈氏沿海剽掠朝廷之舶
货、商贾之商船，影响巨大。由于驻军疲弱，琼管司派兵亦有“再涉鲸波”之险，陈乱爆发三四年，并
无有效对策将其平定。咸淳六年，值琼山黎犯边，朝廷始派钦守马成旺及其子抚机至琼平乱，后抚
机驻岛上，“治舟舰、备器械、峙糗粮”，始计平崖一事。至咸淳十年，马抚机与钤辖云从龙前往平
崖，生擒陈明甫与陈公发，崖乱遂平。
绍兴年间，海南岛即置水军，置白沙港寨为其驻地，并置海南水陆都巡检使，巡防海岛内外［10］
（方域一八之二，P7610）。而咸淳年间，二陈扰崖州，琼管并无恰当措施及有效兵力应对叛乱，乃须从钦州调
兵将平叛。足见，直至宋末，海南岛上军备仍十分薄弱。
四、结 语
当今亚太地缘战略格局与安全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，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猖獗，为中国海
上航线带来诸多风险。海上通道周边地区的稳定，是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，宋王朝
对海南岛的军事措置经验和教训于当今亦有借鉴意义。
宋王朝将主要兵力置于西北边疆，向来不宿重兵的岭南地区在侬智高之乱中遭受重大打击，
宋政府开始注意到西南边区的防守问题，军事力量逐渐有所加强。海南岛扼南海航运咽喉，在海
上贸易兴盛的宋代，维持海南岛的安宁更有保障海上航运安全的意义。海南岛地近交趾，加之内
“黎乱”、外海贼的复杂形势，使其战略地位愈加突出。朝廷于岛上添驻军队，设置水军，扩大土兵
和其他民兵组织，强化素质训练，设置海南四州军都巡检、水陆都巡检，统辖全岛官兵，保障全岛
安宁。并派官员定期巡历，以保障各项经略政策的有效实施。有宋一代，以抚为主的“黎乱”处理方
式和坚决打击海贼侵扰的军事行动，使整个宋代海南岛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，为岛上政治统治、
经济发展和文教推广提供了有利环境。
但同时也应看到，距今千年前的海南岛上交通阻隔，官兵的调派皆须涉海而至，大大增加了
经略难度，对“黎乱”和海贼侵扰打击的时效性难以保障，朝廷也很难强制官员冒“再涉鲸波”之
险，渡海巡历，故虽说这一时期，岛上军备力量和军事控制力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但是相对于北
境，仍显薄弱，并无足够力量应对内外打击。这也就决定了，宋代朝廷对海南岛的经略，必须同时
依靠军事征服之外的文教推广、社会秩序重建、经济调控等系统全面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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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①宋代黎人并不单单是指今天意义上的黎族这一少数民族。除本土黎人之外，还包括移入黎
峒地区的汉民。
②参见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二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；卷七七，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
月；卷一一七，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；卷一七六，仁宗至和元年五月；卷三二四，神宗元丰五年三
月；《宋史》卷四九五《蛮夷传三·黎峒》；《宋会要辑稿·蕃夷五》；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三一《四裔考八·
黎峒》，等等。
③“黎乱”即海南黎人的斗争运动，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海南黎人反抗斗争的一种称呼。
④并：原为“焚”，据《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十二《太宗皇帝》改。
⑤桓：原作“亘”，据《安南志略》改，下同。黎桓：越南前黎朝的开国君主，980年至1005年在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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